【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李万瑶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陈淑妍  唐伟娴
一、采访时间
2016年5月17日。
二、采访地点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科门诊四号诊室。
三、人物简介
李万瑶，女，1954年10月生，广东省五华人，共产党员。原任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副院长，针灸治疗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蜂疗分会会长，中国针灸学会针灸临床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中医药学会针刀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养蜂学会蜂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养蜂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医针灸学的教学、医疗、科研工作。尤其对蜂针疗法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及癌症方面具有较深的造诣。主讲针灸学、针灸医经选、各家学说、理疗学、中医妇科学等课程。曾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和参与各级课题几十项。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先后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有《现代穴位疗法大全》、《针灸治疗老年病》、《蜂毒疗法》、《针灸推拿学》、《民俗疗法大全》等。主编出版视频教材：《经外奇穴临床应用》、《蜂针疗法》，《蜂疗技术与应用》，为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做讲座，并曾多次应邀参加国内外中医、针灸学的学术交流，广受赞誉与好评。能够运用英语、日语进行一般交流与专业学术探讨。 

四、采访记录
记：李老师，您好，我们是“口述校史”活动的学生记者，很高兴您能在百忙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趁着这个机会，老师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大学求学经历吗?
述：我家是江西医学院的，是医学世家。家里人都是西医，只有我是江西中医学院读的本科，中医学专业。后来在南京中医学院的针灸系读的研究生，师从著名针灸学家邱茂良、杨长森教授。1986年毕业后是国家分配，自己申请工作地，便来了广州中医药大学，至今一直待在咱们学校，在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担任教授，到今年已经30个年头了。
记：老师可以和我们说一下针康学院的发展历程吗？
述：学院的前身是针灸推拿学院。早在1956年广州中医学院创办之际，针灸教研组就成立了。到1973年，成立了针灸教研室。1981年，学校招收了针灸专业的本科生，许多81级的学生现在都是中医界的精英人物了，如省中医院的针灸学带头人，省二中医院的院长等。1984年，学校成立针灸系和针灸研究所（系所合一）。到了1999 年4月份的时候，经国家中管局批准，更名为针灸推拿学院。而在2013年，经学校批准，针灸推拿学院正式更名为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现在，学院下设针灸推拿学系和康复医学系。通过学院全体师生、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不断发展和壮大。目前，学院开展了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专科教育、成人教育等相关课程。除此之外，学院还开设中医学（针灸方向）七年制的专业，这些学生许多都是中医与针灸学的精英。虽然这群学生刚跟导师时起点不高，但是素质好、悟性高、发展快，我也特别喜欢我们七年制的学生，可惜2014年七年制专业停招了。目前，学院设置的本科专业有针灸推拿学和康复治疗学，针灸推拿和医疗美容技术在省内招收专科生。这些专科生也是很能干的，有的是完全够上本科的线，却选择了读针灸专科，他们有些人后来还考取了研究生呢。
记：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在蜂针治疗疾病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请问老师是如何与蜜蜂结缘的呢？
述：幼时的记忆，蜂是可怕的，会刺人，故要敬而远之。1991年起我随蜂疗启蒙老师黎文献、陈恕仁从事蜂针治疗，故自誉中医针灸学专家而误入蜂针治疗的“歧途”，进了良门难以自拔。从此踏上由怕蜂到敬蜂、爱蜂、迷恋蜂的过程。
我对养蜂感兴趣，踏上这一“贼船”下不来了。如今，我深爱蜜蜂，对蜂疗事业如痴如醉。比如说，现在针灸科门诊治病时，每每遇到病人来就诊，我首先考虑此患者是否能用蜂针治疗，常常有此患者能否用蜂产品将其疾病治愈的思考。所以，我最欢迎要求来接受蜂针者。当然了，也有许多患者因为蜂疗而获益。有些风湿病的患者，经治疗后，关节不再变形，生活能自理，疼痛消失，不再用西药了。有些癌症患者接受蜂疗以后，提高了存活的质量，生命也得到延长，这些让我看着就欣慰。
从害怕蜂针到热爱蜂疗有一段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初期我只是见到接受蜂针疗法的患者络绎不绝，别人捉好蜂，我只负责取穴与蜂针。如今，我已经对养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但自己要抓蜂进行蜂针，还学会养蜂，取蜜，分蜂等。各地的养蜂员都象蜜蜂一样单纯、热情，无私地给了我很多养蜂的帮助，使我在对蜜蜂认识更上了一层楼。
记：那又是什么使得老师在蜂针治疗疾病方面产生了兴趣，让老师愿意为其奉献一生而成为您的事业的呢？
述：我从畏蜂到爱蜂、养蜂、赞蜂的过程，当中获得很多乐趣。每当烦恼之时，我会趴在蜂门附近，静静地看着小蜜蜂繁忙地出出进进。有的守卫、有的采蜜、有的携着红红黄黄花粉团、有的装着沉沉甸甸蜜囊回巢、还有的群起在蜂门口扇风的、奋不顾身围攻大黄蜂。看着小蜜蜂们匆忙、欢快、团结、勤劳、洁身自好的情景，人间的烦恼有何不能抛弃的呢？
现在看到我周围的亲人及我的学生们，有的甚至比我还热衷于蜂针及蜂产品，甚至任何病都建议患者试着用蜂针治疗，故痴迷者何止我一人？看见学生们对蜜蜂的喜爱，看着他们纷纷表示要在自己的岗位上用蜂疗，我的心比吃了蜜糖还甜。
记：李教授是蜂疗方面的专家，在出席与蜂疗相关的活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很多时候都会从蜂疗与美容这个角度入手，这是为什么呢？
述：就蜂疗而言，狭义地来说，就是用蜂针治病。但是，如果就广义而言，蜂疗也是属于健康产业的范畴。损美性美容中面瘫的效果就非常好，所以我常是针刺蜜蜂结合治疗；另外还有用蜂针散刺治疗面部的色斑，但只能是轻轻点点而已。所谓健康产业，不仅包括治病，而且还包括养生，美容自然也就在其中了。我之所以把美容也作为内容之一，时时宣传演讲，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在广义的蜂疗中，蜂疗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蜂疗，不仅包括了蜂产品的内服和外用，还包括了蜂针和蜂毒的运用。单单就蜂产品一个来说，范围也很是广阔，有蜂蜜、蜂王浆、蜂花粉，等等。我觉得，我们蜂疗人所从事的工作，其实是“架起蜜蜂与人类健康的桥梁”。故此，我们在大学城校区开设了蜜蜂与人类健康的选修课，每期招收100多名学员，并且每期都报满了。
而且，就我的实践经验来看，用蜂蜜进行美容是大家最容易理解的了。蜂蜜对于美容、抗斑、去皱，都有很好的效果。之前我曾经到过匈牙利参加蜂疗发展的国际会议，那里就有专家是专门从事蜂蜜美容的，前景不错。现在，我们都知道有拿蜂蜜做面膜的。他呢，别出心裁，用蜂蜜做按摩膏，用来做面部的美容。我体验过了，他们用的蜂蜜，都是质量上乘、非常纯正的蜂蜜，按摩的时候非常舒服。按摩完以后，用蘸水的毛巾擦拭。我感觉一套美容下来做得非常舒服，事实上皮肤也显得很滋润。不单单是匈牙利在从事蜂蜜美容的相关研究，台湾、韩国、日本也有，当然中国用这样做美容的也不少。几年前，我还参加了一个台湾和大陆的蜂疗交流会，当中有一个来自台湾的研究者就是专门研究蜂蜇美容的，据说可以去除脸上的斑点。当时呢，我没敢去试，但是有很多人去试了，效果也确实不错。
记：我们也了解到，李教授研究蜂疗有将近30年的经验了。在这个过程中，您也去过很多国家进行蜂疗的学术交流。那我们可以请您就国外的蜂疗研究和国内的蜂疗研究的发展现状为我们进行一个比较分析吗？
述：蜂疗，事实上就是一门国际的学科。在漫长的蜂疗研究历史当中，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蜂疗有所涉及。尤其是到了近代，科学的进程不断加快，促进各国对蜂疗的研究步伐也在不断加快。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有一大批优秀的研究人员在研究蜜蜂和蜜蜂产品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说实话，不仅是我国，在一千多年前就有蜂蜜入药的例子，此后用蜂蜇进行治疗也见诸各种医学典籍之中，西方国家也有相关的案例，如前苏联、巴西等。现在，美国、加拿大研究较多。
总的来说，我觉得西方国家的研究可能更加侧重于西医的研究方式。譬如，西方的专家会研究蜂产品以及蜂毒的成分，还有这些成分对人体疾病的效果。但是呢，在我们国家，我们浸润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之中，我们是更加倾向于用我们中医中药的传统方式进行研究的，经络学、针灸学的。尽管如此，但实际上我国的蜂疗研究总的来说，还是不太系统的。因此，那次我去匈牙利参加会议，进行蜂疗研究的交流，大会需要我做一个发言。那场会议上，包括马来西亚、俄罗斯、法国等等，很多国家的专家不远万里赶来听课，那些专家对于蜂疗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一开始，我还有些胆怯，但是后来听他们有的专家说，中国的蜂疗技术和理念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流的。尤其是在蜂蜇疗法这一块，我们在临床应用上出了很多成果。所以，我自己的总结就是，其实中国蜂疗临床应用、研究成果已经值得我们自豪了。但是，我觉得更加好的方法就是，将我国的传统中医研究方法和西方的研究方法结合，扬长避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是我现在进行蜂疗研究的基本方法。
记：看来蜂疗目前的发展是一片红火呀，我们想要请教一下李教授：目前我国蜂疗的研究成果多吗？未来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趋势？
述：最近这些年来，有很多传统上的蜂疗名医、名家的研究成果在慢慢地公布。与此同时，也有很多老一辈的蜂疗专家在不断地对后辈进行培训。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开过了达到全国规模的蜂疗界学术会议。特别是最近几年，很多医院都开设了蜂疗科室，蜂疗的研究成果和应用在城乡呈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趋势。我觉得，蜂疗发展之所以势头那么好，和蜂疗比较好的疗效是分不开的。就像我，我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带了很多博士生、硕士生，他们这些年轻一代的学者们也是在做蜂疗的研究。只是目前民间进行蜂疗的人比较多，蜂疗爱好者与养蜂员们都知道蜂针的好处，所以使用很多。但是在我们正规医院当中认识蜂疗的人还不多，所以还要进一步推广应用。一句话，我觉得无论是从国外还是国内来看，蜂疗的发展都是呈现一种井喷的趋势的。
记：刚刚我们已经了解到，李教授谈到了我国目前有很多医院都开设了蜂疗治疗。在之前的走访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设了相关的科室。那么我们想要请问一下，目前蜂疗科室是怎么样的一个规模状态？在李教授的研究经历和临床实践当中，蜂疗又对哪些疾病有比较好的疗效。
述：目前国内医院专门开设蜂疗的科室每年都在增加，但是规模都不大，现在还没有相关的具体统计数据。当然，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作为国内一流的中医药高等学府，肯定是走在这个项目的前面的，我们的一附院针灸科有蜂针疗法，二附院的传统治疗中心也有治疗，开诊时间来接受蜂疗的患者络绎不绝。据我了解，现在许多医院都想开展蜂疗项目。至于蜂疗的疗效比较好的疾病有哪些，我觉得对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病、腰椎颈椎病、强直性脊椎炎、硬皮病、哮喘、神经痛、神经炎、心脏血管疾病和多发性硬化症，还有支气管哮喘、过敏性咳嗽、慢性咽喉炎、鼻炎这样的呼吸系统疾病，肿瘤类疾病，甚至癌症，在临床上都有很好的疗效。另外，蜂针治疗还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蜂针对抗辐射、艾滋病有明显作用。甚至在治疗女性的月经不调、青春痘、黄褐斑、盆腔炎等，都有一定的疗效。至于蜂疗对于肿瘤的抑制作用，也有很多医家在实践中获得了很好的疗效。目前，对于蜂疗的适应症还在不断地挖掘深入，相信未来我们还会得到更多更好的成果。
记：发展势头好，固然是美事一桩。但是从行业的角度看，这种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细节，让李教授觉得担忧的？
述：发展势头好，当然是一件好事。我就觉得，目前的蜂疗行业还缺少规范。我的宗旨要求安全而有效，故观察蜂针的过敏反应规律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发表了《蜂针疗法过敏反应观察》、《蜂针治疗中过敏反应的相关因素探讨》、《间隔一定时间后用蜂针治疗的探讨》等文章，意图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不断探讨蜂针治疗方法改进的基础上，我还发表了《蜂针治疗的皮试方法探讨》，《蜂针治疗的规律性》等文章；与此同时，我还带着我的硕士生与博士生们，对蜂针的过敏反应规律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我觉得，现在专业性很强、又懂理论、又有临床经验的专家还太少，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和培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广州中医药大学在这方面肯定要肩负这样的重任，为我国大力培养更多优秀的医护人才。
记：每一年都会有很多高水平的师兄师姐跟从李教授这里学习蜂疗的技术和理念，相信未来他们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李教授认为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述：我觉得，这还是要对行业进行规范，包括对研究也要进行规范，要用一定的标准去规范行业的发展，这才是比较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加大宣传和培训的力度，无论是医学院校也好，还是名医名家也好，都应该用一种着眼于行业发展的高度去审视蜂疗，传承蜂疗。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学子们，更应该要有敢为人先的精神，勇于为蜂疗事业开创新的篇章。蜂疗除了蜂针治疗，还有许多蜂产品，都是绿色食物，是非常好的保健美容、治未病的产品。再有就是，我们还需要不断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推动中医蜂疗的研究和发展。
记：目前中医针灸已受到国际认可，老师认为未来要如何发展蜂针治疗的事业?
述：如今，我深爱蜜蜂，对蜂疗事业如痴如醉。我自己也经常用蜂针保健，用蜂产品养生。但对蜂产品的保健益处，群众知道的还太少，我们还要不断推广应用。故此我也带领着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们脚踏实地进行蜂针治疗临床的各项研究。既想利用蜂疗攻克各种疾病，又想将蜂针的过敏反应减少到最低限度，还想探讨蜂产品及蜂针治病的机理与扩大应用。在二十多年的蜂针治疗旅途上，我开始是解决蜂针表皮疼痛及过敏问题，尤其是想用中药与中医的方法，力求让更多的患者愿意来接受蜂疗，不断总结方法，并发表论文《蜂针刺激表皮疼痛的防治》于针灸临床杂志，可惜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理想的，可以立即止住活蜂直刺致痛的中医方法，真是令人感叹，不过可用一些无痛蜂针法来解决疼痛问题。
    当然了，蜂针治疗不能只是我孤芳自赏，还要得到整个医疗界的赞赏，这才不至于辱没蜂疗事业。同时，我深感宣传蜂与人类健康的重要性，故曾主持完成了三期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蜂医学临床应用及研究”班，一次省内的蜂疗学习班；在学校内开展了“蜜蜂与人类健康”课程，每年两期，每学期选修者达180余人，深受学生的欢迎；参与“蜂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临床应用与推广及相关机理研究”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现我针康学院许多教授都用蜂针，如冯老师、龚老师、易老师、何老师、邝老师等，都时有用蜂针治疗，使得蜂疗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应用。同时，我们也要让广大蜂疗爱好者懂得蜂针疗法的规律，掌握蜂针的过敏反应，不要盲目地进行蜂针。
说到我自己，我自己经常尝试蜂针，身先士卒，所以对蜂疗体会颇深。总之，能够使蜂针疗法不断发扬光大，此生我足矣。
记：很感谢老师能在百忙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感觉收获颇多，也希望有机会能再与老师进行交流。
附注：照片一幅见下页。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6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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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李万瑶教授（中）与学生记者唐伟娴（左）、陈淑妍（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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